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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諾伍德‧多克斯中士，隸屬於火炬七號小隊。即陸戰隊第四師，第七排。我們在停

駐於維哥里星軌道的戰巡艦賽昂號上。這是一份任務與醫療報告。總而言之：他的狀況很

糟。 

有多糟？ 

糟到我們可能得殺了他以取得我們需要的東西。 

我們將盡量避免那樣做。但在必要時…… 

嗯。繼續任務簡報。我會給他打一針。那能使他重新振作起來，讓我們有時間能查明到底

發生了什麼事。好了。那樣應該沒問題了。至少現在來說就是如此。 

* 

登陸維哥里星時，我們就好像預期會遭到反擊一樣，一絲不苟地照章行事，兩個人

一組離開運輸機，每次間隔一秒，這就是火炬七號小隊的做事風格。當地的地形為叢林、

叢林與更多的叢林，偶爾會碰到一些空地或是河灣沙洲。我們在其中一個沙洲整隊，並從

賽昂號接收到最新的天氣報告和地圖。一切都妥當無誤。實驗室設施就在叢林對面，距離

河流半公里外的地方。「幫我們上一課吧，中士，」我隊上的一個天才說。 

在這一排裡，我可能是唯一腦袋沒被動過手腳的人。那些傢伙總是對我說這件事說

個沒完，好像我加入陸戰隊是為了和那些低下的人打交道一樣。有一次，我們在瑪而‧薩

拉，我為了打發時間而談論起歷史。隊上就覺得我是個教授，只因為我曾經看過武器使用

手冊以外的書。有時候他們就像一群小孩子。跟我們說這個，跟我們說那個，這是什麼，

這是哪裡來的。 

我並不在意。只要他們在我下令時懂得聽話就行。他們都懂。隊上有二十七個他們，

只有一個我，但是火炬七號小隊中的每一個人都知道誰是老大。多克斯中士就是老大。我

就是老大。 

關於維哥里星，我沒有什麼課可以講。我所知的一切都來自我們所有人都聽過的任

務簡報。這裡位置偏僻、不久前才被發現；蟲族在三年前侵襲了這顆星球，並在那兩年後

被清理乾淨。目前，這裡是一座科學設施的所在地，大約駐有一百名人員。只因為近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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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來，那座科學實驗室一直沒有回應例行通訊，這裡才成為調查任務的目標。 

我們的軌道空照圖顯示沒有蟲苔的跡象。同時，我們在偵察機近距離拍攝的照片上，

看到實驗室設施有些損傷，但應該是自然現象造成的。實驗室建在一個山丘底下。在靠近

那座受損建築物的山坡上，植披被劃出一道很大的破口。原因看起來像是山崩，我們也就

採信了這個推論。  

近距離檢視後，我們並沒有改變原先的想法。從山坡上落下的岩石、泥土、樹幹和

建築物被搗毀的圍牆倒成了一堆。當時下著傾盆大雨。不難推測，山崩在維哥里星的叢林

地區是很常見的現象。 

從任務簡報的示意圖中，我們得知這座實驗室設施有六棟建築，地底下至少還有兩

層。最靠近山丘的建築已經全毀。另外有兩棟部分損毀，但屋頂並未塌下來。其他三棟沒

有受損。整個區域都被圍牆圍住，在西南側有個讓車輛進出的大門，並有一條兩線道路通

往叢林。設施的總面積共計約二英畝。在大門附近還有一座功能正常的飛彈與雷達設施，

其上搭載一座通訊塔。  

我們遵照標準的城市偵察守則進入，一棟建築接一棟建築、一個房間接一個房間地

清查實驗室設施。我指派米爾納與喬佛特帶領武力小隊走在前方，其餘的人以支援隊形前

進。由於實際狀況未明，我們採取了緊密隊形。很快地，我們就確認實驗室已被棄置，但

棄置的時間就在不久前而已。設施的電力還在，有些自動化程序也都持續運作。當然，我

是指沒有受到損傷的部分。我不清楚他們在那做什麼。我們快速檢視了一個中央終端機，

並發現了一個實驗計畫。內容專注在一種能對精神產生某種藥性的常見孢子植物上。  

此外，我們還在實驗室各處看到了奇怪的塗鴉：兩條弧線在大約離頂端三分之一處

互相交會。就像兩個交叉的括號一樣。這圖案被畫在桌子上、刻在牆壁上……有幾處甚至

像是用血畫成的，但在進行第一次掃蕩時，我們並沒有停下來做分析。 

在其中兩棟建築裡有人類的遺體，而這兩棟建築都靠近山坡。我們共找到了四組遺

體，但因為這些遺體是四分五裂的，所以並不好辨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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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他講話的樣子。那針把他變成一個機器人了。 

比他之前胡言亂語好多了，不是嗎？ 

你是博士你決定，蘭格瑞吉。讓他活著繼續講。有很多人等著要知道這次任務的結

果。 

* 

實驗室設施北邊有一條小路可以通往叢林。我們沿著它走，並找到了一些跡象顯示

維哥里星曾在不久之前被蟲族感染過。這裡發生過一場戰鬥。在樹木重新生長出來的叢林

中，還看得到護甲的碎片與一輛撞毀的響尾蛇。看來我們的部隊為了穿過叢林，開出了我

們正在走的那條小路，沒想到蟲族突然從四面八方跑了出來。根據過去的一些經驗，我大

致能想像當時的情況。  

喬佛特在前方偵察；根據他的回報，那條小路一直延伸進入離戰場約一百公尺的一

個深谷。我們往回撤到了實驗室設施周邊，靠近大門的位置，然後我向賽昂號作了一個簡

短的狀況報告。而我也想到如果實驗室的人員們躲了起來，他們應該會用他們自己的頻率

進行通訊，所以我派漢姆茲在我們與通訊塔間建立連線。在等待他建立並測試連線的同時，

我們所有人都把面罩打了開來。我們的手持裝置──對你們這些不是陸戰隊的人來說，就

是手持式個人資訊蒐集導航單位──顯示空氣狀況良好，而且沒有危險的化學成分或懸浮

在空氣中的微生命體。維哥里星感覺起來還不賴。擁有可以呼吸的大氣層，也沒有蟲族。

既然能生長出如此茂密的叢林，想必也蘊藏了極豐富的資源。我還記得當時這樣想過：在

一百年內，只要那些大型企業派探勘人員來發掘他們所欠缺的資源，這裡一定會成為這區

的主星。 

「請注意，維哥里星科學設施的人員們：我是自治聯盟陸戰隊兵團的諾伍德‧多克

斯中士，」我說。「如果你們有接收到這個訊息，請回應。」 

沒回應。我又將訊息重覆了一遍然後等待。 

「他們死了，」米爾納說。 

「那他們是被什麼東西殺死的？我們根本沒看到比我手套還要大的東西，」喬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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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而且離蟲族被掃光的時間已經有一年了。」 

我將通訊中斷然後說，「我們就是來這裡找出原因的。」 

我們的簡報沒有提到在維哥里星上，有任何當地動物是需要特別擔心的。這裡的生

態系統只有二疊紀等級，全部都是些蕨類植物和昆蟲。但有什麼事情發生在那些科學家的

身上了。我根據目前的發現，向賽昂號作了更新報告。 

「這裡是戰巡艦賽昂號。請回報，多克斯中士。」 

「沒有什麼特別的，賽昂號。實驗室設施被棄置。維哥里星並沒有高等生命體，正

確嗎？」 

「正確。」 

「而蟲族已經被消滅殆盡。」 

「正確。」 

「你確定完全沒有蟲苔的跡象嗎？」 

「沒有。維哥里星很安全。」 

「既然這樣，我們將繼續進行偵察，」我說。「等我們找到實驗室人員且需要撤離

時，會進行更新報告。」 

「慢慢來，火炬七號小隊。我們正要離開這個星系，接受緊急重新佈署，進行護航

任務。」 

「大概需要多久時間，賽昂號？我們帶的補給品只夠進行初步的偵察任務與回程而

已。」 

「短暫的時間。當我們回到此星系且可進行撤離時，就會通知你們。好好享受你們

的假期吧，火炬七號小隊。賽昂號結束通話。」 

「短暫的時間，」喬佛特在我中斷通話時說。「我猜我們最好開始蓋些房子。中士，

你可以當學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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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聲地宣佈了一個比較正式的野外報告，其中包含了關於孢子的研究記錄。我們

的手持裝備並沒有偵測到任何危險事物，但我的準則是，當你不知道什麼是重要的事情時，

就把每件事情都包含進去。 

由於我們並沒有收到任何研究人員的回應，我們又回到了偵察模式。我們沿著一條

進入深谷的暢通小路前進。在小路底部有一處空地，中間有一個樹幹，上面刻滿了那個弧

線符號。它是我所看過最巨大的樹之一，然而樹身較低處的枝幹都被折斷，樹體上到處是

大面積的鑿痕。在它周圍地上有許多凹痕和犁溝，看上去就像有什麼非常巨大的東西在那

裡耍過雜技。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顯然是人類屍體的小碎塊。 

「我跟你說過的。他們死了，」米爾納說。 

「只是一部分人。」整個實驗室共計有一百名上下的人員。我無法精確估計出我們

總共找到了幾組遺體，但顯然跟這個數字差了許多。儘管如此，可以肯定有什麼東西殺死

了他們。 

打從離開實驗室設施周邊，到我們抵達當前位置的路上，我腦裡掌管戰術的部分就

一直在留意地形。我環顧四周，對環境作了較完整的認識。在空地南端的林線再過去一些，

我可以看到水，看起來是個挺大的湖。從深谷流下來的河水就注入其中。空地的北側與東

側是生有茂密樹林的陡峭斜坡。聳立在深谷之上，實驗室設施就位於西北西方大約半公里

的地方。 

在空地邊緣，深谷底部的另一側，另外一條路徑沒入了陰暗的叢林。這條路徑看起

來是順著湖的邊緣延伸；根據另一側樹木 的生長情形來判斷，這條小徑是連接空地和路

徑終點的唯一道路。這條路徑的寬度足夠六名身穿全套戰鬥裝甲的陸戰隊員並肩而行，兩

旁的樹木有受損的跡象。有些比較小的樹被連根拔起 ，有的樹身從離地二到三公尺高的

位置折斷。新近折斷的樹枝還在搖晃並滴下樹汁。我指派老陳靠近一點觀察，而他回報說

有發現足跡。極巨大的足跡。是四足動物的，他說。我記得那句話是因為他的話才剛說完，

我們就聽到了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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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麼鬼東西？」喬佛特說道。火炬七號小隊進入了戰鬥隊形，武器瞄準，五

公尺間隔，整套例行程序。 

就在那時，一件直到後來才讓人恍然大悟的事情發生了。我們的一名隊員徹底地發

瘋了。他開始大喊著令人摸不著頭緒的座標位置，用電磁步槍瘋狂射擊，然後朝聲音的方

向飛奔衝過空地。他當時提到了神，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麼神。 

他似乎還說了偉大之獸這個詞，但當時我並不知道原因。 

而我也沒有時間多想，因為有隻雷獸從叢林中跑了出來，直衝進我們隊形的中間。 

如果你從來沒看過雷獸……牠比一台該死的坦克體型更大、聲音更大、速度更快。

牠跟四個穿著全副裝甲的陸戰隊疊羅漢一樣高，體型長到能在叢林中與你貼著臉交戰，尾

部卻還沒有離開樹叢。牠有兩對鐮刀，就長在如同巨龍翅膀的位置。它們被稱為巨鐮刃；

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看過它們的能耐。它們能把陸戰隊的戰鬥服像鋁箔一樣切開。你能

用C-14朝雷獸拼命開火直到槍管融化，但頂多只能惹牠火大。更正：更火大。牠們本來就

火大了。雷獸每天起床都非常火大和饑餓。在牠們把你切碎以後，還會踐踏你的肉塊讓你

死得更徹底。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雷獸。我完成過所有的模擬訓練，也看過所有的檔案，但那些都

不足以讓人充分了解到那東西的存在感。當你看見一頭雷獸的第一個念頭是，我不可能殺

死這東西啦。 

我們以全部的火力攻擊牠，牠卻連慢下來都沒有。在我們開火的同時，我大喊著指

令，讓火炬七號小隊退到任何算得上掩護的地方，並拼了命地尋找能在空地用小型武器和

那種東西交戰的方法。答案就是你沒辦法。 

雷獸還沒完全衝入空地時，辛就失去了他的雙腿，接著是他的頭。莫里森是下一個

受害者，他被插在其中一把鐮刀上，然後被甩到矮樹叢裡；他的護甲被切開，整個人都摔

了出來。接著我就記不清楚細節了。火炬七號小隊的傷亡人數達到百分之三十時，他們的

訓練才發揮了效果，他們採取了當下唯一合理的隊形：交叉掩護，死命撤退。我們一直往

後退出了深谷，直到地形狹窄得只能讓雷獸勉強擠過來時。牠停了下來，而我們持續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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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並開始造成了一點傷害，有些刺針打在牠甲殼的關節處或裂縫中。 

接著牠退回到深谷中的空地，持續的吼叫聲依然壓過我們的C-14，然後轉身朝牠一

開始出現的地方離開了。在那時我看到了托伊，也就是把我們拖下這渾水的人，死在雷獸

最初衝鋒時所撞倒的一個樹幹下。雷獸根本就沒有看到他，但牠在回到叢林的途中將他整

個上半身都壓扁了。他身體的一部分從腳底噴了出來，就像番茄醬從軍糧包裡噴出來一樣；

那些東西就灑在被翻攪起來的土地上，形成了一個帶有粉紅色與紅色的弧線。 

就在那時，那些塗鴉突然有了道理。它是個警告。至少我們當時是那麼想的。那兩

條弧形、交叉的線就是巨鐮刃。 

我的通訊系統充滿了噪音。每個人都在喃喃自語；隨之而來的還有一種奇怪的慾望

在翻騰，那是一種難以言喻且永遠無法滿足的黑暗狂怒。我曾經參加過許多戰役也殺過許

多東西，但直到那一刻為止，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因為想要殺戮而殺戮。你明白我的意思，

對吧，維拉？妳也在場。我知道妳說過它沒有影響到妳，但那絕對不是真的。它到處都是，

妳不可能逃得掉── 

* 

他又開始瘋言瘋語了。再給他打一針會太快了嗎？ 

你比我們更了解孢子。你告訴我們啊。 

我並沒有更了解多少。那樣也許不會對他有害。他是個陸戰隊。 

沒錯，但他並不是我們平常接觸的那種腦袋被動過手腳的人。 

他是個陸戰隊。再給他打一針。 

* 

什麼？ 

好吧，我們以為我們是來進行救援任務的。我們重整了隊伍，盡力為傷者處理了傷

勢，並為死者做了撤離請求。 

但即使再過幾小時，賽昂號就會回到這個星系，我們的撤離請求還是被否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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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收到的回覆是賽昂號並沒有配備在大氣層飛行所需的裝備，而在雷獸被處理掉或跑到行

星另一頭去度假之前，運輸機都不會過來。「雷獸可以把運輸機砍成兩半，」這就是通訊

官簡潔有力的總結。「把牠處理掉再進行回報。」 

喔，狗屎。這是我基於高度訓練和戰術專精的反應。 

我們再次受到攻擊時，我把這句話大聲地說了出來。 

這次不是雷獸。長矛從我們四周的樹叢裡射了出來，而那幾乎和雷獸一樣出人意料

之外。誰會笨到用長矛攻擊穿著戰鬥裝甲的陸戰隊員啊？他們最多也就能讓長矛敲到你頭

盔的聲音傷到你的耳朵。我們用火力進行了一輪壓制，然後我派了四個人進去收拾那些把

我們當成靶子練習的不知名當地生物。 

他們帶著三個人類回來，三人身上穿著原本是實驗外套的破爛衣服。兩個男人，一

個女人。三個人全都胡言亂語地說著被他們稱為偉大之獸的東西。並不難推想那東西是什

麼。同時，那些男人十分驚慌失措，因為他們很害怕一個博士。 

這博士是誰？ 

「梵‧瑞京！」他們其中一人大叫。他完全地瘋了，口吐白沫，額頭上的青筋都快

爆了。陸戰隊員帶他來時，他還咬了自己的舌頭；我幾乎想要當場槍斃他，好讓他閉上嘴。

但那不是我想要做給隊員們看的榜樣。我的意思是，他們的腦袋也許被動過手腳，但他們

不是動物。至少大部分時間不是。 

「誰是梵‧瑞京？」我問道。 

「他是博士！我們得回去，這樣我們才能是下一個！」 

「下一個什麼？」 

「獻給偉大之獸的下一個人！」俘虜大叫，把有血的口水噴得到處都是。當時我為

了質問他而將面罩打開，我為此感到後悔。 

我往後退了一步。「你們是在實驗室工作的？和博士一起？」 

我其中一名士官，布洛傑特下士說：「我們的實驗室情報指出格哈特‧梵‧瑞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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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還有，中士，有關托伊的事呢？」 

「他的事怎麼樣？」 

「跑到深谷下面去，朝樹開槍還有尖叫。」 

我了解他想表達什麼意思。托伊發瘋了，然後直接朝雷獸的鐮刀跑去。現在我們有

三個聽起來想做同樣事情的實驗室瘋子，或許他們說「獻給偉大之獸的下一個人。」指的

是這個意思。 

這裡有什麼地方非常不對勁。 

「帶我們去找他，」我說。 

那個一直沒講過半個字的女人說話了。「等等。這裡是你負責嗎？」 

「是他負責，」布洛傑特說。 

她朝我走近了一步，這個動作引來六把C-14的槍口指著她。她停了下來。「我必須

和你談談，」她說。 

「那就說吧，」我說。 

「只有──我們兩個，」她看來很恐懼，但不是對我。「拜託。」 

隊上有些人偷笑了出來。我清楚他們在想什麼，但懶得指正他們。「走到這裡來，」

我帶她走開了一小段距離。「好了。說吧。」 

「我的名字是維拉‧蘭格瑞吉，」她說。 

「好吧，維拉‧蘭格瑞吉。」 

「我是這裡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我們研究的是蟲族蟲苔對一個生態系統造成的後續

影響。」 

「嗯。」 

「就是那時候，我們發現了孢子。」 

我過了一秒才聽懂。「實驗室報告中所提到的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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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過那些報告？」 

「在來這裡之前，我們搜索過實驗室。那些孢子怎麼了。」 

維拉回頭看著她的兩個同伴，他們仍然被陸戰隊員包圍著，還喋喋不休地說著他們

為何得回到博士那裡，成為下一個人。「你們不明白！」他們的其中一個對看起來根本不

想去明白的一個陸戰隊說。 

「我對它們免疫。」 

「免疫？」這個詞在我腦中引發了一連串的聯想。「它們有什麼作用？」 

「我還在嘗試對它做全盤的了解，但是……喔，不。你們到這裡以後一直打開著面

罩嗎？」 

我想了想。「是的。」 

「那你們也全部都被感染了。」 

* 

現在你大概也被感染了，博士。 

不，到目前為止，我的免疫機能都維持得很好。我每個小時都會對自己作試驗。 

我們還是全都得接受隔離，直到總部那裡收到完整的分析結果為止。甚至持續到那

之後，得看分析結果怎麼說。 

這是很審慎的處理方式。我們有多克斯作為受到孢子影響的實驗對象，還有我作為

沒有受到影響的實驗對象。在查明原因之前，我也建議將我們全部隔離起來。 

那就動作快點，把問題搞清楚。 

* 

在所有的詞彙中我最痛恨的就是被感染。「被什麼東西感染？！」我對維拉大吼。 

「那只是個技術用語，」她說。「不見得代表任何意義。」 

「死亡也是個技術用語。而它代表了很大的意義。這該死的孢子是什麼，它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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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當時，我想起了戰鬥結束時感受到的那種奇怪感覺，就像是錯覺一樣，但更強烈。

感覺就像是一道大門，與一種不屬於人類的奇異意識相連結。那奇異的感覺是如此強烈，

我甚至不能稱之為意識……那就是孢子嗎？我已經被感染了嗎？我還能感覺到它，微微地；

就像我腦中有一個新的空間被打開了，但除了我以外，還有某種東西住在那空間裡。這讓

任務有了全新的解釋。 

「我並不完全確定，」她說。 

「中士，」哈達威呼喚我。我將目光移到他身上，並看到其他實驗室人員也現身了。

就在我聽說我們全都被孢子感染了的消息時。他們三兩成群地走來，全都和維拉與另外兩

個人一樣，穿著破爛的實驗室外套。在集團中央站著的那個人是個例外。他很高，臉上的

鬍鬚比頭部的其他位置還多。他的白色外套還很完整。而且他把那交叉弧線的符號刻到了

他的額頭上。雖然夾在皺紋裡，那傷疤仍然很明顯，粉紅色且凹凸不平，彷彿他當初就在

傷口上抹了什麼東西，確保它不會正常癒合。 

「我是格哈特‧梵‧瑞京，」他說。「你們是侵入者，並不受到歡迎。立刻離開維

哥里星。」 

「得到我們來這裡要找的東西後，我們馬上走，」我說。 

「那是什麼東西？」 

「你，」我說。「還有其餘的人。」 

「不可能，」梵‧瑞京說。「如今我們要為了偉大之獸留在這裡。交還我的三個─

─」 

「不。若你們不想走，那由得你們。但是我有受傷的陸戰隊員，我要帶他們到高地

去，並在雷獸回來之前離開這鬼地方。你們想要把自己餵牠吃，請便。」 

「你不明白！偉大之獸是為了我們來到這裡，不是我們為了牠。我們會一個接著一

個地提供每一個人所擁有的特質、成為牠的一部分。」梵‧瑞京的下巴高高抬起，將一隻

五指打開的手掌放在他的胸口上。「我，理所當然地，只會在我的孩子們都踏上了旅途後

才加入偉大之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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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傢伙瘋了，」哈達威的聲音大到每個人都聽得見。我舉起一隻手要他安靜，但

是梵‧瑞京早就聽到了。 

「你們很快就會明白的，」他說。「你們將會見到偉大之獸。」 

「不！」其他實驗室瘋子裡的一些人大叫。「不是他先！」 

「要有耐心，孩子們，」梵‧瑞京笑著說。「偉大之獸不會這麼快就回來。牠自己

也必須進行心靈的交流。」 

我才剛想到他的意思是雷獸也受到了孢子的感染，那巨獸就再次從叢林跑了出來。 

我還是沒辦法確定牠是否真的把他們吃了。訓練教材告訴我們蟲族是用草食性的雷

石獸來製造出雷獸的。但我曾看見雷獸吞食我手下陸戰隊的碎塊。有可能是個意外，但我

不這麼想。我也不覺得這所謂的偉大之獸會滿足於一次消化一個邪教徒。牠渴望的是一頓

能盡情享用的自助餐盛宴，而當牠從樹林中衝出來時，牠幾乎就要如願以償了。 

科學家們，或者說是邪教徒們，或隨便怎麼稱呼都行，逃得飛快。火炬七號小隊就

像單一個體般移動，邊打邊走，同樣逃得飛快，躲進較茂密的矮樹叢裡。 

這次雷獸追殺他們，也追殺我們。牠衝向邪教徒們的同時，鐮刀切過叢林，砍倒了

一大片的樹木與矮樹叢。牠追到其中一人並暫停了一下，將牠的受害者撕成我所數不清的

碎片。牠周圍的空氣變成了樹葉與鮮血的風暴，陽光透過叢林樹木的頂篷灑落，映照在被

扯下的花朵上。我們因為擔心誤殺太多科學家而停火，但如果我能有重新再來一遍的機會，

我會把他們全都斃了。 

即使得到了一個新鮮的受害者，或者是大餐，或者是所謂心靈交流的對象？雷獸並

沒有停下來。牠抬起頭，看到，或感覺到，有兩個科學家，也就是我們原本的囚犯們，還

留在原地沒有移動，繼續爭奪著要被活體解剖的權利。牠答應了他們二人的請求，巨鐮刃

快速地來回將他們砍斷，他們的肉塊和肉條懸盪在雷獸甲殼上凸起的地方。 

而該死的是，我的頭又開始感覺到有些昏眩，好像裡面有人的聲音一樣……在那同

時雷獸又開始搖晃牠的頭。不像是在攻擊什麼東西，而像是在試圖要讓頭腦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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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殖民地居民全部都停了下來。有些人在哭；有些人跪了下來。在這中間傳來了

他們心靈導師的聲音。 

「不，不，不！」梵‧瑞京大叫。「一次一個人！」 

「火炬七號小隊，」我對著開放的通訊頻道說，「趁雷獸享用點心時，我們快走。

在實驗室設施集結，加速快跑。」 

在我腦中有著混亂的聲音，還有體驗到各種從未發生之事的怪異感覺，因此很難正

確地使用言詞。我感覺有血的味道，然而我根本就沒受傷。當時我沒有時間多想，因為我

正急著跑過叢林，回到深谷中，但現在似乎……等等。我又感覺到了。 

* 

不，不。還不要幫他打針。我們必須要觀察這個現象。 

他在胡言亂語。 

他是在做心靈交流，指揮官。那就是孢子的作用。 

和什麼東西做心靈交流？ 

現在什麼都沒有，因為沒有東西可以和他做心靈交流。他被隔離了。那就是他胡言

亂語的原因。 

所以假如有其他被孢子感染的人……？ 

是的。包括，如他所說的那隻雷獸都會心靈相通。並經由牠，讓心靈相通延伸到其

餘的蟲族。你了解為什麼這很重要了嗎？ 

* 

報告。報告。我是火炬七號小隊的諾伍德‧多克斯中士，正從偉大之獸的所在處報

告……什麼？ 

什麼？ 

喔對。實驗室。我們撤退進入了實驗室設施，並在深入其地底樓層時清點過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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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科學家進入了建築物，他們列隊整齊一致地行進，就好像他們是某種正式的隊

伍一般。帶領著他們的人是梵‧瑞京。他們沒有一個人看起來像是剛從蟲族怪物手上逃過

一劫的樣子。他們很沉著，整齊劃一地移動。他們讓我想起了維拉曾經提起的心靈交流。 

「你們對那雷獸做了什麼好事？」 

「我，改變偉大之獸？」梵‧瑞京譏嘲地問。「不可能。牠就是牠。我們想成為牠

的一部分。當我們加入牠，我們全都能短暫地體驗到心靈交流。但我們必須一個一個來。

當一次兩個或更多人加入偉大之獸，印象將會被混淆。體驗會不純。」他對著我微笑，就

好像我是一個剛聽懂教學的小孩子。「就像你所發覺的一樣。」 

「你怎麼知道？」 

梵‧瑞京的頭偏了偏。「我感覺到的。就跟你一樣。」然後他的舉止改變了，變得

高傲與嚴厲。「你的存在激怒了偉大之獸。牠的飢餓變得肆無忌憚。」 

我當時真想斃了他。但我卻說，「我不認為雷獸是以細細品味食物著稱。牠們本來

就肆無忌憚，然後變得越來越糟。」 

他嗤之以鼻。「你會這麼認為，是因為你搞亂了自己的第一次體驗。那是你自己的

錯，但也不能責怪你會這麼想。然而我們，」他接著說，展開了他的手臂以環抱他的追隨

者們，「明白心靈交流的純淨。兩個月亮就快要重聚。因此我們將出發再次去尋求它。」 

他沒有再多說，那群科學家就跟他們進來時一樣地走了出去。 

「維拉，」我說。「兩個月亮重聚是什麼？」 

「你一定注意到了維哥里星有兩個衛星，」她說。事實上我有注意到這點，但並不

覺得有什麼特別。「其中一顆環繞軌道的速度比另外一個快，並且每二十三天就會出現重

疊在一起的現象。梵‧瑞京會在那時開始儀式。」 

所以除非你受到孢子影響，否則那也沒什麼特別。「而那就是今天？」 

她點點頭。「今天晚上。」 

我很難相信雷獸會乖乖地等著二十三天過去。「在這段時間裡，他們會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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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躲藏，」她說。然後帶著些許顫抖地繼續講。「躲在一起。孢子顯然會對大腦中

的某個區域產生效果，能讓人類有接受儀式行為的傾向。」 

「大腦有負責這種事情的區域？」哈達威很納悶。 

「你會大吃一驚的，」維拉回答。「孢子會對部份的大腦產生這種作用，然後建立

起將各個獨立心智連接在一起的心靈網絡 ……這是個完全無法預料而且極為強大的作

用。」 

「好了。夠了。我們就是被派來拯救這群蠢蛋？」喬佛特大發牢騷。「他們不想被

救啊。這種時候我們應該把運輸機叫來，然後看著核彈從軌道上落下。對吧，中士？」 

「時機還沒到，」我說。「只要有那隻雷獸在到處跑，我們就沒辦法撤離。賽昂號

無法降落在行星上。你想要信任他們從軌道上攻擊的準確度嗎？假如他們用核彈轟炸雷獸，

卻把我們也一起送去陪葬，這對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 

倖存下來的火炬七號小隊員們爭論了一大圈，但我很清楚他們必須做出什麼樣的結

論。最後他們短暫地沉默了一段時間。「所以，假如我們不幹掉雷獸，我們就走不了，」

伊格說。 

「情況差不多就是這樣，小子們，」我回答。 

「喔，狗屎。」這次是哈達威說的。 

* 

現在你聽到他的話了吧。那可是直接的證據。我們還能等多久？ 

不管多久都得等。這可能改變一切。 

如果你問我，我們應該用核彈把這地方整個炸掉。管它是不是科學家，管它是不是

被隔離。 

不可能。這機會太珍貴了。這不是個蟲族生命體，但它能控制蟲族。你明白那代表

什麼嗎？更別提在小單位戰術上的應用，和天知道的其他用途。 



17 
 

好吧，蘭格瑞吉博士，但假如你想要我把這個案件呈報到指揮總部，我們需要多克

斯其餘的報告。動作快。 

了解。尋常的戰鬥藥劑已經不管用了。我們必須嘗試使用實驗性的東西。 

做你一切必要的嘗試吧。只要有用就行了。 

* 

「好吧，」我說。「計畫是這樣的。」 

我很清楚，像這樣的設施裡全都有加壓過的高能瓦斯槽做為能量來源。我也知道，

在我倖存的陸戰隊員裡有一些是靈巧的技工，儘管他們也有在社會與犯罪層面的問題。於

是我決定將那些高能瓦斯槽改造成一個炸彈。在朝深谷彎曲的岩石斜坡底部有一處隘口，

我們將炸彈放在那裡。等到那隻雷獸再從空地追出來時，我們就把整座該死的山丘炸垮到

牠身上。 

我們只花了不到兩小時的時間，就把高能瓦斯槽拖出來，連接上幾枚手榴彈與一個

設定成遙控引爆器的手持裝備。然後我們出發了。一個小隊將瓦斯槽放在深谷底部的裂隙

裡，正好位於一個正面刻有巨鐮刃符號、高懸突出的岩石下頭。就算炸彈和落石沒有殺死

雷獸，牠也得先爬上來追趕我們，而不是衝過平地就好。我們唯一的問題就是梵‧瑞京。

他與他的「孩子們」一路和我們爭論，躺在深谷的前面並試圖組成人牆。我們沒費什麼力

氣就把他們丟到一旁。我的手下提出「把他們全都斃了，好讓我們儘快解決雷獸問題」的

請求不下一百萬次，但我只能全部拒絕。 

「偉大之獸，」他們呼著這口號。「偉大之獸，我們來到您身邊。」 

雷獸根本不在視線範圍內。「牠跑哪裡去了？」哈達威納悶道。 

喬佛特哼了一聲。「誰在乎啊？」 

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從我們聽說了孢子的事開始，我的陸戰隊員全都沒有再打開過面罩。我們看得出來

長期暴露對科學家們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我向維拉詢問過這點。「我沒辦法確定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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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會不會讓效果更加強烈，」她說。「還沒有時間可以研究它。」 

他們想把維拉要回去，至少梵‧瑞京有這麼想。我派了四名陸戰隊將他們從路上推

開，並站崗看守他們；在那之後，他就站在那群實驗室瘋子的中間，盯著她不放。在他的

眼神中，你能同時看見慾望、失望、與好奇。難怪她不想要回去。 

「全都佈置完成了，」哈達威回報。「現在我們只需要一頭雷獸。」 

「那就靠我的了。」我說。 

我的想法是，如果雷獸已經習慣有人為了梵‧瑞京那亂七八糟的儀式而被綁在柱子

上，那牠會知道儀式開始的時間。是孢子，你想到了嗎？或許牠出現的時間會與他們進行

儀式的時機同步。這讓牠的行動具備某種非自主的可預期性。所以我得到下面去；雷獸會

衝過來；然後我得死命逃回到深谷上面。「你沒有必要那麼做，中士，」喬佛特說。 

「我沒辦法讓其他人擔任志願者，」我說。「我去。」 

於是我就去了。我獨自走下了深谷，直接走到散落著我死去部下屍塊與碎片的空地

中央，接著把一隻手靠在柱子上。然後等待。我能聽到殖民地居民們在上面大呼口號，而

我有些希望當初就把他們斃了。當我抬頭看著天空，我能看到兩個月亮，剛好互相接觸。 

我並沒有等太久。首先是一種腎上腺素的怒潮湧起的感覺，我的精神因為知道自己

佔有優勢且即將使出致命一擊而極度高揚。我的心跳速度超出極限，身子開始飆汗。我想

要打開我的面罩，但還是勉強地克制住了自己。 

在看到牠之前，我先聽到了牠的吼聲。我能感覺到牠腳步的衝擊從我戰鬥服裝甲的

鞋底傳了上來。但我等著。有一部分是因為我知道自己得讓牠追趕我，另一部分則是因為

我也感覺到了心靈交流。我聽見梵‧瑞京和那群瘋子的口號從腦袋後面傳來，雷獸的吼聲

在我耳中就像是天神的呼喚。 

然後牠撕開叢林進入了空地，而我很快地清醒了過來。 

我也飛快地拔腿狂奔。當我經過高能瓦斯炸彈時，我大喊，「十秒後將它引爆！重

覆，十秒！」接著我滑過了散落在深谷河水淺灘處的潮濕碎石堆，然後締造了身穿陸戰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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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甲進行全速攀爬的銀河系最佳紀錄。 

在起跑時，我本來還領先雷獸一段相當的距離。如今牠已經逼近到我的身後。如果

我慢下來轉頭看，那會是我這輩子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我發誓我有感覺到牠的呼吸噴在我

的脖子上，但那可能是心靈交流孢子造成的效果。我的屬下們在高處朝深谷的起點開火；

我有吩咐他們往後站，以免被爆炸波及，和落石一起掉下來。C-14的刺針子彈能維持槍口

速度直達數百公尺之外，我能聽見刺針打在雷獸硬皮上的碰撞聲。 

你知道最瘋狂的是什麼嗎？那時候我也有點想停下來。我還是一直聽到「偉大之獸、

偉大之獸、偉大之獸……」而且我想要心靈交流。 

但是爆炸的震波把那種渴望炸飛了。我被震得臉孔著地，力道大到連我的面罩都裂

了一些。我用手把身子撐了起來，然後繼續奔跑，直到岩石和樹木的碎片不再掉落在我的

四周。接著我轉過身，一道翻滾的煙塵從深谷襲捲而來，將視野裡的一切都擋住了。「火

炬七號小隊，回報，」我說。「有誰能用肉眼觀察到什麼嗎？」 

「現在？」哈達威說。「沒有人。讓我──喔，紅外線顯示下面的熱能特徵正在減

弱中，但有可能是因為被爆炸加熱的岩石冷卻下來了。」 

「找雷獸，陸戰隊！我不在乎岩石，」我說。 

「我明白，中士。嗯。雷獸……我不知道，」他說。「我看不見牠，但說起來蟲族

並不總是發出明顯的熱能特徵。」 

天空開始下起雨來，而我過了一會兒才發覺到。煙塵被風暴前端帶來的微風吹開。

「留在原地，」我對排上說，我自己也停了下來，在煙塵散開的同時看著低處的深谷。 

爆炸使深谷底部的三分之一坍塌了下來。如果我們的面罩沒有放下，就算在三百公

尺之外，我們的鼓膜也早就震破了。最後的煙塵消散在雨中，回音慢慢減弱，但我看不到

雷獸，或有任何的動靜。 

我爬完剩餘的路程，回到了火炬七號小隊倖存者的守備位置。那裡正好位於深谷起

點的上方，無法直接看見下面的高能瓦斯炸彈爆炸地點。「喬佛特，」我說。「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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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佛特走向右手邊的第一個岩架。他試探了一下，看看岩架是否被爆炸震鬆了，然

後才踩到上面。我能看見他使用各種波長作掃描。他是個好偵察兵。 

岩石在爆炸餘波中落定之後，有一陣震動從深谷底下傳了上來。 

接著喬佛特丟掉了他的掃描機，開始奔跑。 

雷獸就在他後面。 

雷獸衝到深谷的邊緣，鐮刀來回橫掃兩次，將喬佛特砍成碎片。我們開火了。喬佛

特肢體還在空中飛舞，C-14的刺針持續地打進雷獸的頭部和前腿。 

就在那四個原本守衛殖民地居民的陸戰隊決定殺死雷獸比看護殖民地居民來得重要

時，那群居民利用了這個時機，一邊大喊「偉大之獸！」一邊朝牠跑去。就這樣朝牠跑去

啊。於是他們全都死了，老天啊。 

就在這團混亂中，一道通訊傳了過來：「火炬七號小隊，這是你們的撤離警報。立

刻前往先前的降落點集結。」 

「我們正遭受攻擊，」我回答。這次的通訊官和我上一次對話的不是同一人。我大

可和他理論為什麼之前明明跟我們說不會接到這則通訊，現在卻接到了。但跟幕僚軍官討

論這種問題從來沒有任何好處。「我們會盡快趕到降落點。」事實上，我們大約只離那裡

一公里遠。 

「火炬七號小隊，你們被什麼東西攻擊？」 

「雷獸。」 

「重覆。」 

「我說了是一頭該死的雷獸，賽昂號！就和我之前告知你們的是該死的同一頭！你

們還說維哥里星是淨空的，但我的陸戰隊們正在在這下面被撕成碎片！」 

通訊官沒有理會我的話。不理會事情就是他們的專業。「實驗室人員的狀況呢？」 

雷獸已經拉近距離，跑進我們的隊形裡了。我能看見爆炸和落石對牠造成了傷害。

蟲族的膿液從牠甲殼的裂縫滲了出來，牠的左後腿也很明顯地瘸了。「集中火力在那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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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下令。  

「你說什麼，火炬七號小隊？」 

「我不是在和你們說話，賽昂號。」我開始朝雷獸射擊。等我射完一輪之後，我才

發現自己讓牠靠得太近了。牠對著一群梵‧瑞京的「孩子們」用後腿直立起來，張開巨鐮

刃並向他們砍落。他們舉起雙手迎向牠。「偉大之獸！」的喊叫傳遍整個戰場和我的腦袋。

甚至在通訊器中也聽得到。有部分陸戰隊員竟然一邊對雷獸射擊還一邊說著。我身上到處

都是梵‧瑞京的人的屍塊。維拉站在戰場邊緣。我記得看見她站在遠處，在靠近實驗室設

施的位置。那個位置距離戰鬥夠近，能讓她看清楚發生的事情，也能在有必要時逃跑。她

正在做研究。  

研究心靈交流。 

「有一頭雷獸在區域內會使撤離行動無法開始，火炬七號小隊。我們將終止行動。」 

至少他和前一個通訊官有同樣的意見。而我沒有時間為此爭論，因為雷獸巨鐮刃的

一次反揮把我打倒在地上，力道大得打凹了護甲的軀幹部位，並一併打斷了我的肋骨。我

倒地翻滾，雷獸柱子般的腳猛踏在我腦袋旁邊的地上，將泥巴與鮮血噴到我的面罩上。我

還以為牠就要像對付托伊那樣把我的腦袋給踩爆了。 

接著牠跨過我，衝上前去。在牠經過時，我把我的C-14塞進牠左前腿後方的空處，

並狠狠地連發射擊。膿液從傷口爆了出來，把我面罩上沒被泥巴覆蓋的地方也濺滿了。我

看不見東西，但我能聽得到牠，聽得到牠的狂怒與牠的痛苦。雷獸的衝力把C-14從我的手

上扯走了，然後牠繼續跑，穿過我其餘的部下開出一條血路，朝邪教徒們衝去。我在腦中

聽到了他們臨死的聲音。 

我用手撐著站起，及時地將我面罩上的泥巴和膿液抹去，剛好看到雷獸壓在牠最虔

誠的崇拜者們身上。「偉大之獸！」梵‧瑞京大喊，聲音又大又長，而且我發誓在雷獸的

巨鐮刃以X型將他的身體切成八或十塊之後，我還是聽得到那聲音。鐮刃在切過梵‧瑞京

的身體時碰在一起，發出一陣磨刮東西的聲音，就算經過我戰鬥裝甲裡的聲音感應器的過

濾，還是讓我感到渾身不對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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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徒們對待雷獸的方式就像一群青少年崇拜他們最新的全像偶像一樣。他們撲在

牠身上、攀附在牠的兩側，還自己跑到牠的腳下。牠以最快的速度屠殺他們，但火炬七號

小隊的殘兵還在射擊。他們已經不在乎對邪教徒們造成連帶傷害，並以手邊剩下的一切火

力朝雷獸攻擊。 

在此同時，運輸機駕駛員的隊長在我耳邊大聲抱怨。「火炬七號小隊，集結時間就

是現在。重覆，集結時間就是現在。賽昂號要求更新倖存實驗室人員的狀況資料。」 

我站起來，並取回了我的C-14。雷獸的紫色血液將它覆蓋了，並不斷滴落。我不確

定它是否還能開火。 

但雷獸快死了。 

我以為我也快死了。所有東西都像被一種高彩度的光環包覆著。我的眼睛在流眼淚。

我低頭看著自己，才發覺我並不是站著。世界開始旋轉，而我感覺到雷獸的意識。瀕臨死

亡的牠，還想要單靠著怒氣奮力存活下來。我好像在對著通訊器喃喃自語，我也知道運輸

機的駕駛員還在說話。我聽得到她的聲音，還有雷獸的……思緒並不是完全正確的用詞。

我感覺到牠存在我的腦中。 

我低頭看著自己，並發覺到我其中一條腿的狀況有點糟糕，裝甲在膝關節的附近位

置彎折了。雷獸的指甲，每根都和我的手腕一樣粗，在裝甲表面上擊凹出一個扭曲的光芒

四射形狀。「你踩到我了，」我對雷獸說。 

牠沒有回答。牠正忙著等死。我側過身子並拍了一下我的手持裝備。「火炬七號小

隊，」我這樣說。或者我以為我這樣說了。「火炬七號小隊請求心靈交流。」 

我原本想說的是請求撤離。但是偉大之獸瀕死的……思緒？……開始代替我說話。 

沒錯。是孢子搞的鬼。我不清楚它們是如何作用的。我只是試著告訴你們事情的經

過，讓你們能將船艦調頭，在其他人受到影響前把那該死的大片叢林和傳染病源給燒個精

光。你們看不見它們。我身上有它們。你們怎麼知道你們身上沒有？ 

你們怎麼知道維拉身上沒有帶著它們，就只因為她沒有感受到心靈交流？讓我告訴

你們其餘的事情。不，不，不，不要再替我打針了。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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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她帶到船上。還有其餘的火炬七號小隊成員。我們三十個人下船；九個人回來。

我其餘的部下們呢？ 

我要去睡覺了。維拉，維拉，別讓他們…… 

偉大之獸。我能聽見你。 

* 

他又在胡言亂語了。他能在運輸過程中存活下來嗎？有沒有任何倖存的實驗室人員？

我們會需要資料。 

我們在醫療室裡有許多資料。我已經要求醫護兵們只穩定他們的生命跡象。我們不

會淨化孢子。 

蘭格瑞吉博士，你是唯一對心靈交流免疫的人。 

到目前為止。 

多克斯正連接著生命維持系統。他每次清醒過來都在找你。 

我告訴過你：他被隔離了；當孢子作用時那可不是件簡單的事。只要我們能把他送

到這星區裡某個已開發地帶的安全設施，我們就能…… 

你的意思是，你有個樣品？你有足夠的東西進行你想做的事？ 

指揮官，我受到嚴格的命令指示─ 

蘭格瑞吉博士，我對你受到的命令沒有興趣。不管你想對這孢子做什麼，你都只能

用多克斯目前身上帶著的份量。此時賽昂號正在以核彈轟炸維哥里星。 

指揮官，我必須堅持── 

蘭格瑞吉博士。你提到了命令。是誰的命令？ 

我不能說。 

而你就這麼剛好對孢子免疫？更剛好有不能告訴我的命令要你研究它們？ 

我們該結束這段對話了，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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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剛才問了一個好問題。他其餘的部下們在哪裡？ 

受到照顧。現在，就像我所說的，這段對話得結束了。 

被隔離的那個傢伙和一頭雷獸戰鬥了。為了你。 

為了我？他是個陸戰隊。他做了他受命去做的事。就像我現在一樣。這件事比他來

得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現在他成了帶原者。就是這樣。你可以把報告呈報到指揮部去。

告訴他們維哥里星已經不再是個問題，並告訴他們在我返回時準備好一間實驗室。 


